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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時代  新在何處？ 

 

亞視猝然「熄機」，以「美魔女」羅霖的「獨立」言論，結束了五十九

年的大氣電視廣播業務。另一邊廂，繼去年有五十六年歷史的《新報》結業後，

東方報業集團旗下的《太陽報》，亦自今年四月一日起停刊。與此同時，壹傳

媒旗下旗下主打娛樂潮流資訊的《FACE》雜誌，亦於三月尾出版最後一期後停

止營運。 

 
接連有電視台、報章及雜誌結業，讓傳媒行業大刮寒風。不過，接手亞

視其中一條數碼頻道的香港電視娛樂(Viu TV)，以主打實況娛樂的「真人騷」作

為開台的「亮點」，而非跟無綫電視「硬撼」電視劇集，則頗有「藍海戰略」

的意味。另外，香港電台的「港台電視 31」及「港台電視 33」頻道接手亞視的

模擬廣播，使香港的公共服務廣播於電視市場的「版圖」擴大。究竟，這些接

手了亞視部份原有頻道的傳媒，要適應一個怎麼樣的新媒

體環境？另一方面，香港的紙媒是否正被新媒體時代淘汰？ 

 
要好好討論這些傳媒行業的新趨勢，則先要理順何

為新媒體，新媒體究竟「新」在何處，才能分析所謂的

「舊媒體」是否已經完成其歷史任務，以及新媒體的社會

影響。新媒體新在何處，一般來說有以下面向： 

 
一、傳播科技的更替： 

 
傳播學中有「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的學說，意指人

類傳播模式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傳播科技的替更興衰所致。例如網絡科

技出現，促成數碼匯流，打破不同媒體之間的界線，使跨媒體競爭的局面白熱

化，導致如今有傳統媒體受不了壓力而退出市場。是故新媒體的「新」，主要

在於新的傳播科技，以及其對社會傳播模式及市場的影響。 

 
「科技決定論」的說法，往往引起社會共鳴。它為傳媒行業的發展，以

及人類傳播模式的改變，提供了一個簡單直接的答案。印刷技術的出現及持續

改良，是紙媒的搖籃；大氣電波技術的發展，是電子傳媒的基礎；互聯網及數

碼化技術，當然是如今傳統媒體流失讀者和觀眾的主因

了。 

 
不過話說回來，傳播科技的更替並非甚麼新鮮事，

亦不一定意味了「舊媒體」的消亡。1957年，亞視的前

身麗的電視開台，及後於 1967年無綫電視開台，彩色

電視後來日漸普及。電視的興起，成為當年的俱備聲音

與畫面的「新媒體」，並讓人思考電台這種只有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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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媒體」將何去何從。結果，電台時至今天也並未消失，而且尚有穩定的聽

眾及社會影響力。故此，網絡世界及數碼互動媒體高速發展，也不一定意味所

謂的「舊媒體」(電視、紙媒等) 只有步入夕陽西下之殘局。 

 
二、傳媒社會功能的轉變： 

 
另一套解說新媒體的論述，則把重點放在傳媒的社會功能在不同時代的

改變。所謂的「新」，不單是指傳播科技的新技術，更指是傳媒於社會或時代

的新功能。 

 
數碼匯流雖然大行其道，但未必每一個網絡媒體都能脫穎而出。而近年

在香港，一些較能發揮社會動員功能的網絡媒體或平台，似乎較有機會「成

名」。「香港高登」和「香港討論區」之所以街知巷聞，往往在於其意想不到

的動員能力 --- 在佔領運動期間，上述網絡平台便有人動員搶佔龍和道，以切斷

當時貫通港島東西兩方的主要行車路徑；在反水貨客的示威浪潮中，亦有不少

網民透過上述平台動員示威者在沙田、元朗、屯門等地聚集。 

 
除了網絡討論平台外，部份網媒亦積極參與社會

運動，成為運動的一部份。

在二零零九年的反高鐵運動

中，「獨立媒體」便是當年

社運人士的主要動員及文宣

基地。而另一新媒體「熱血

時報」，則於「佔領旺角」

一役打響名堂，及後亦持續活躍於不同社會抗爭事

件中。 

 
傳媒過往的主要社會功能為傳播資訊、娛樂大眾、以及文化教育。不過

香港近年社會抗爭氣氛熾熱，使社會動員、發動群眾活動、回應抗爭意識的呼

聲此起彼落。在此社會背景下，網絡媒體較少囿於客觀平衡報道等傳統專業信

念，政治立場可以更鮮明，以至直接參與社會運動，故此亦較有空間發揮動員

群眾這社會功能，成為公眾眼中的「新媒體」。而一些投入社會運動的群眾，

便視未能發揮群眾動員力量的傳統媒體為「舊媒體」。 

 
三、社會組織結構的演化： 

 
另一套用以理解新媒體「新」在何處的理論，焦點則放在社會組織結構

的演變。其中一派顯學，便是網絡個人主義 (Networked Individualism)。簡單來

說，網絡科技及數碼匯流固然是重要的社會趨勢，讓人們可以憑個人之力便能

知天下事。不過另一方面，社會不同組織及階級的集體向心力，其實近數十年

來亦越來越備受挑戰，從而造就個人主義大行其道。家庭、學校、教會、工會、

政黨、專業學會、行業公會等社會組織，當然仍然影響著個人生活，惟其影響

力及向心力恐怕已不比從前。父母如今要尊重子女的個人自由、學校未必能動

輒以校規嚴管學生的行為、教會未必再能主導教友的道德抉擇、以至是工會、

政黨、專業組織「不代表我」等「拆大台」的呼聲，都彰顯了個人主義的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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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網絡個人主義包含了兩種帶有矛盾的社會變化。一方面，個人主

義抬頭，人們越來越不想受社會組織的集體束縛；但

另一方面，人們亦透過傳播科技的力量，組織一些傳

播資訊、建構身份、以至是社會動員的網絡，從事另

一種形式的集體活動。而社會眼中的「新媒體」，就

是較能適應這種網絡個人主義的傳媒平台。營運雜誌

和網絡電視的「100毛」，既為受眾帶來一種香港本

土身份的集體感覺，但同時又讓人感到這平台能容納

不同個人風格的表演及題材，於是如今便火速成為

「新媒體」的代表。 

 
總括而言，新媒體的「新」，不只在於傳播科技的演變，以及數碼匯流

所帶來的市場衝擊。它反映了大眾對傳媒要發揮甚麼社會功能的期許，也體現

了社會組織結構的演化，以及傳媒因而要如何適應受眾的需要及口味。 

 
新時代要淘汰的，不一定是用文字和紙章傳播資訊的方式，也不一定是

電視這一種傳播工具，而可能是適應不了網絡個人主義的營運模式。不過，傳

媒機構是否要跟從社會上的抗爭意識，以至調整客觀中立的專業主義，則是難

以下定論的課題，亦會於未來困擾主流傳媒的編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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